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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村问 ｜

永庆村何以永庆村何以““出圈出圈””？？
※村庄名片

永庆村

永庆村坐落于海盐县沈荡镇，全村区域面
积7.14平方公里，总人口3524人，是一座产城相
融、乡风淳厚的江南水乡村庄。

依托水乡本底，永庆村推进水系综合治理，
整治多条村级河道，打造水清岸绿的水美乡村，
旧河道蜕变为生态滨水空间。村庄深挖本土文
化资源，联动沈荡酿造百年非遗技艺，打造研学
文旅线路；盘活闲置农房，引入乡村咖啡馆、糖
水铺等新业态，谷仓文化产业园、贲湖老街等点
位串珠成链，吸引青年创客扎根乡土，拓宽村民
增收渠道。

永庆村文化礼堂常态化开展民俗活动，以
“永庆管家”志愿服务、网格化治理夯实基层根
基，汇聚本地村民与少数民族、新居民群体，营
造团结向善的乡风氛围。

凭借扎实建设，永庆村先后获评浙江省美
丽乡村特色精品村、市级水美乡村，2025年荣膺
第七届全国文明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
兴旺、治理有效的乡村共富之路。

※村书记的心愿 70

借势文旅兴水乡
同心共筑永庆幸福家

我是海盐县沈荡镇永庆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陈志韦。从安静城郊村落成长为长三角
热门文旅打卡地，永庆村乘着沈荡老街发展东
风迎来全新机遇。作为村书记，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依托6000余年水乡文脉，接住文旅发展流
量，盘活村内资源家底，让全体村民共享共富成
果，日子过得踏实富足。

我盼着千亩荡水清岸绿，古桥老弄留住烟
火乡愁，古民居修旧如旧，水乡风貌长久秀丽，
让村庄生态底色始终鲜亮。希望持续盘活集体
厂房、闲置农房，培育乡村咖啡、糖水铺、文创空
间等配套业态，补齐老街文旅产业链，吸引青年
创客扎根乡土，让村集体经济稳步提质。

我更牵挂村内每一位群众，愿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增收，共富集市规范兴旺，本地村民与外
来新居民和睦共处。持续完善村社融合治理机
制，用好老街自治圆桌会议，做到群众事“事事
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坚持落实股民分红、老年
关爱福利，用心守护村内老年群体，缓解乡村老
龄化难题。

未来，我们会稳步做好资产梳理、资源收
储、业态招引三件实事，不贪快、不冒进，守住村
级无负债的稳健家底，久久为功补齐便民配套、
优化游客服务，把永庆建设成产业稳、治理优、
百姓安的江南幸福水乡，让文旅红利长久惠及
全村，让永庆村振兴之路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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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流量来了，村级家底怎么夯实？

永庆村的土地上，沉淀着千年文
明。在漫长的岁月里，永庆村攒下了水
多、桥多、弄堂多的底色——千亩荡的
水面映着天光，永庆塘桥的石头被脚步
磨得发亮，豆腐弄、油车弄、送子庵弄这
些名字里藏着老一辈的生计和记忆。

但真正让这个村子“被看见”的，是
沈荡老街的文旅崛起。

沈荡老街的复兴本身就像一部戏
剧，几年前，一个韩国剧组在沈荡西弄
拍完电影，留下的布景没有拆掉。周边
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地过来看稀奇，镇
里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信号。彼时沈荡人
气寥寥，但没想到，作家余华在作品里
反复描摹的沈荡风物，让这条老街从无
人问津变成了长三角游客的打卡地。

文学 IP的引力是惊人的。一名甘
肃的大学生，因为看了余华的书，独自
坐火车来到沈荡；上海来的游客以前都
往乌镇、西塘跑，如今拐进了这个不收
门票的小镇。

流量是有了，但永庆村能接住

多少？
2025年，永庆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约248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房屋出
租。沈荡镇政府租用的两幢房子，还有
村集体名下的沿街店铺、闲置厂房，零
零散散租出去，构成了收入的基本盘。
这笔收入虽然稳定，但增长空间十分
有限。

“很多人建议我们在门口装个道
闸，收费停车。”陈志韦笑着摇头，“整个
沈荡都是‘三不’政策——不收门票、不
收停车费、不贴违章，我在村口造个道
闸收费，那不是负面典型？”

免费，是沈荡文旅的底层逻辑。
沈荡推行的“三不”政策，表面上

看，损失了门票和停车费收入，换来的
是客流源源不断地涌入。2024年推出
的白酱油雪糕卖了 30万根，胜利饭店
单店年营收超过2000万元。

现在，外地来的游客逛完老街，买
了沈荡酿造的黄酒和酱油，临走时会
说：“你们这边居然不收费，好多古镇都

是要收门票的。”
人来了，消费自然就来了。供老百

姓摆摊卖手工小物品、卖炸串的共富集
市，实实在在撑起了一些家庭的日常生
活。“你别看我这摊子小，一天也能卖个
一百多块钱，好的时候能卖三四百块，
一个月下来，家里日常开销就有了着
落。”在共富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炸串
的王师傅仔细算着收入。

但对村里来说，文旅的红利更多是
间接的。“老街的资产大部分是国资
的，还有一些是私人的，我们村里能
直接参与的分成很少。”陈志韦说，永
庆村的主战场在周边——7处闲置农
房被盘活，变身村也糖水铺、夏一咖
啡、文创空间等业态，带动 40多位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央视《年味里的中
国》在村也糖水铺取景，播出后，更多
人循着镜头找到了这个藏在村庄里
的小店。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们得在沈荡
文旅这艘大船中分一杯羹，我就盘我自

己的资源——老房子修一修，环境整一
整，能租的租出去。村里有一个清朝民
居的文保登录点，今年打算修缮，修旧
如旧，像朱家门那样，小而美。”还有那
些老百姓解危后腾出的房子，陈志韦也
有了盘算，“老房子尽量不拆，保留下
来，引进特色业态，但合同得村里说了
算。因为租老百姓的房子有风险，万一
生意好了，房主要收回去自己干，这会
导致投资人不敢投。”

这个顾虑很现实。“所以，我一直在
盘村集体的资产，至少合同是稳定的，
三五年后不会突然被收回。”陈志韦直
言，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清
村里的资产底数，哪些房子是集体的、
哪些是闲置的、哪些是可以腾出来的，
一笔一笔理清楚。去年，村里花了 3万
多元修缮了一处平房，当年租金收入就
有三四万元，一年就回了本。

流量来了，家底怎么夯实？永庆的
答案是：不贪大，不求快，盘好自己的资
源，搭好台子引项目。

【追问】 热度暴涨，基层治理如何适配？

130万到250万，游客数量的翻倍，
对于沈荡镇和永庆村来说，既是荣誉，
也是压力。

“你要让人开开心心来、平平安安
走，很难的。”陈志韦说，今年“五一”
假期，沈荡镇接待了 18万名游客，全
镇干部、职工上路做志愿者，指挥交
通、疏导人流，永庆村村委会变成了
公共厕所和临时休息站，热水不间断
供应，村干部轮流值班接待问路的
游客。

考验不止在节假日。老街治理曾是
一道难题，在老街住了 30多年的张阿
姨最清楚这里的“老毛病”——路灯
坏了没人修、下水道堵了找不到主，

打了十几通电话，社区推给村里，村
里推给市政。“被推来推去，火气就上
来了。”

2023年，沈荡镇牵头成立了“党建
引领村社融合治理大网格”，永庆村书
记任网格长，社区书记任副网格长，后
来又推出了“老街自治圆桌会议”，每季
度召开一次，商户、摆摊人员、租房人员
全部到场，政府各部门现场认领问题，
下一次会议再汇报整改情况。“形成闭
环，事情才能落地。”

再后来，又组建了一支专职老街管
理队伍——工商、执法、国资、保洁各派
一人，天天巡查。队伍固定了，人熟了，
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工作人员天天在

街上走，商户都认识，有了问题一个电
话就能解决。”陈志韦说。

“以前是我去找他们，现在是他们
来找我，开会的时候，都坐在一起说话，
谁家门前乱堆东西了，哪里灯不亮了，
当面就提，提完就改，村里说，这叫‘闭
环’，我也不懂那些词，我就知道，灯亮
了，心里头也亮了。”说起如今的感受，
张阿姨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陈志韦 2013年进村，全靠自己一
步步“跑出来”，现在，村里每家每户他
都烂熟于心。“一听谁家跟谁家有点事，
心里大概清楚可能是因为什么。”在他
看来，基层治理最重要的就是熟悉情
况，“好多年轻村干部坐在办公室里不

出去，跟村民不认识，办起事来就隔了
一层。”

从“有诉必应”到“未诉先应”，再到
“不诉自应”——这是永庆村治理的逻
辑变迁，但有些边界依然模糊。

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节假
日沿街摆摊的老百姓。文旅起来了，周
边村民都想出来摆个摊挣点钱，但无序
摊贩又影响街面环境和游客体验。对
此，沈荡没有一禁了之，而是划定了共
富集市，引导集中规范经营。“一刀切最
省事，但老百姓骂你，不管又不行，只能
在秩序和生计之间找平衡。”陈志韦说。

很多工作没有标准答案，只能一事
一议。

【叩问】 喧嚣褪去，村子未来走向哪里？

永庆村 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户
籍人口 3524 人，但外来新居民超过
4000人，60周岁以上人口超过1400人，
占比接近 40%，18 周岁以下只有 250
多人。

老龄化，是这个村子最沉重的底
色。158名党员中，60周岁以下只有 30
多人，其中还包括 6 名村干部和 1 名
网格员——除去他们，真正活跃在村
里的年轻党员不到 30人。村里已经三
四年没有人应征入伍了，以前每年征
兵还能送出去三四个年轻人，现在适
龄青年都去了城里。“小孩子出生报
在乡下，一到读书就迁到城里了。”陈
志韦说。

但文旅带来的变化正在发生。年轻
人开始回来了——村也糖水铺的老板
不是本村人，但她在村里租了一处闲置
农房，三棵大树、一间平房，改造后成了
网红店。村里力所能及地做了配套——
修了停车场、做了门头、种了花。“我们
做不了大手笔，但力所能及的服务可以
做。”陈志韦的话很实在。

这种“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
念，让永庆村在文旅热潮中找到了自己
的位置。“多亏了村里帮忙，建好了基础
设施。现在一到周末、假期，车子停满了
乡间小路，游客拎着相机往店里走，小
孩子骑着木马满院跑。”糖水铺老板王

辉说这话的时候，正往锅里倒果浆，琥
珀色的液体浮起绵密的奶泡，“乡村不
是退路，是新的机遇，我就是想把新机
遇装进这碗甜汤里。”

村集体经济的“轻装上阵”也是一
分宝贵的家底。

248万元的经营性收入在嘉兴不
算高，但全村没有一分钱负债。这在当
下的村级财务中堪称异类。前些年，很
多村争相参加抱团项目，贷款建标准厂
房、投资商业体，没想到经济形势陡转，
如今不少村负债上千万，村干部每天醒
来就想着怎么还利息、怎么腾挪资金。
永庆村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好、经营性收
入“不上不下”，反而没被纳入省级抱团
项目的盘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陈
志韦说，“他们背债的时候我们羡慕他
们，现在他们羡慕我们。”

不欠债，手里还有点余粮，永庆村
做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几年前，村里曾为全体户籍村民购
买商业补充保险，一年保费30余万元，
人均100元。但实施后发现报销比例太
低，“有个组长自费看了5万多，只报了
500多块。”村里统计了一下，全年报销
总额不足 10万，而每年新增的重疾患
者有十几人。“钱花了，老百姓真正需要
的时候没帮上忙。”

于是村里改成了全员分红——70

周岁以上每人 300元，80周岁以上 500
元，90周岁以上 800元，再加上股民分
红50元一股，每年分红总额约40万元。
整个沈荡镇，只有永庆村在分红。“虽然
钱不多，但老百姓开心，说村里还惦记
着我们。”

对于未来，陈志韦的规划很务实。
“我想做三件事：盘资产、盘资源、谈业
态。”盘资产，是把村集体现有的房产、
土地理清楚，能租的租出去；盘资源，是
留意老百姓解危后腾出的房子、废弃的
宅基地，有机会就收储改造；谈业态，是
结合老街文旅的溢出效应，引进与老街
差异化互补的商业形态，“做补链延链
的文章，人家缺什么，我补什么，我不求

短时间内能赚到几千万元，但我想往这
个目标冲刺一下。”

从“无名水乡”到“现象级文旅 IP”，
永庆村的蝶变只用了三四年时间。但一
个村子真正的考验，从来不在爆红的那
一刻，而在热潮退去之后——那些老龄
化、治理承压、产业空心等问题，能不能
被流量一一化解。

永庆村正在作答。它没有惊人的大
手笔，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只是
在一个流量爆发的时代里，守住自己的
节奏，把能做的事一件件做好。这或许
就是城郊村在城乡融合大潮中最务实
的选择——借势但不盲从，量力而行，
静待花开。

一到周末或假期，海盐县沈荡镇永庆
村村委会的院子里，挤满了外地牌照的车，
沪A、浙A、苏E……游客们熟门熟路地把
车停进村委会，拎着相机、循着导航往老街
方向走。

院子里人来人往，有人进来接热水，有
人问洗手间在哪，还有人干脆在门廊下坐
着歇脚。永庆村党委书记陈志韦站在办公
室窗前看了一眼，无奈地笑笑：“我们自己
的车都停不进来，得停到对面停车场去。”

村委会变成了游客驿站，这要放在几
年前，谁也想不到，可这是永庆村这两年最
真实的写照。

一个曾经沉寂的城郊村，被文旅的浪
潮推到了聚光灯下。2024年，沈荡老街客流
量突破120万人次，2025年达到250万人
次，2026年预计超300万人次，数据背后，
是一个村庄的思考：流量来了，家底怎么
夯实？治理怎么跟上？未来往哪里走？

本期，百村行采访组走进永庆村。这个
三面环绕集镇、被老街文旅热潮包裹的城
郊村，正试图在一个“爆款”时代里，找到属
于自己的节奏。


